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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继愈大师与因明

燕山大学文法学院 张忠义

在 2006 年 6 月 11 日因明专业委员会筹备期间，中国社科院的刘培育先生和我到任继愈先生

家拜访。任先生的住处闹中取静，厅堂似乎只有三样东西：鸟语、花香与藏书。先生晚年身体多

有不适，日常起居多由保姆照顾，但是藏书多由自己打理。没有过多的寒暄，先生与我们相谈甚

欢。谈话的内容是关于一门叫做因明的绝学，那也是我的毕生所学。

“因”指原因、根据和理由；“明”指知识、智慧、学问。“因明”合起来解释是指佛教的

知识论、逻辑和论辩学的三合体。因明学是古代印度逻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中国的名辩学、

西方的逻辑学并称为三大逻辑体系。因明传入中国较早，但中国人真正了解因明这门学问，是从

唐玄奘《因明入正理论》开始的，以后印度近百部因明著作传入我国中原、西藏、蒙古等地，逐

步形成各具特色的藏传因明和汉传因明。中华民族在保存因明资料、注疏因明经论和研究因明义

理方面都曾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因此中国被誉为因明的第二故乡。

藏传因明随佛教于公元七世纪传入西藏并由此自成一派，因特别注重知识论的内容，又称

“藏传量论”或简称量学、量论。千百年来藏传因明论师辈出，论著无数，并世代相传。当今世

界因明研究，其学者之众、论著之多、研究之精莫过于藏传因明。汉传因明，唐代初期在传播、

翻译、注疏因明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玄奘建立汉传因明体系，形成因明的“玄奘学派”，因

明在汉地盛极一时，并东渐日本、朝鲜；宋元以后，因明典籍逐渐亡佚，陷入无人问津的境地；

至晚清 1896 年，杨仁山居士从日本迎回了窥基的《因明入正理论疏》，创办金陵刻经处，刻经译

经，培养人才，打开了因明复兴之路的大门。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社会科学院、甘肃人民出版社等单位的专家召开了一次座谈会，会

后以社科院《要报》的形式对新时期的因明研究发出呼吁：“抢救因明遗产、推动因明发展是当

前学术界和出版界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当时陈云同志对这份《要报》作了批评，指出抢

救因明极其重要。同时，我国政府把因明列为抢救学科，提倡进一步深入因明研究。进入二十一

世纪，三次因明学术会议先后召开，成立了中国逻辑学会因明专业委员会，《因明》杂志创刊，

汉藏蒙学者联合申报课题，发表众多学术成果，举办因明培训班和梵文培训班等。印度、奥地利、

日本都有因明研究成果，因明研究已发展为一门国际性的学术。

关于因明的地位和重要作用，任继愈先生一直予以肯定。中国是因明的第二故乡，中国古代

学者为因明的传承做出了突出贡献，因明也成了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一个组成部分。加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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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研究，不仅可以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增添活力，还可以提高国人的逻辑素养，更可以在促

进民族团结、两岸沟通，以及中印文化交流中发挥积极、不可替代的作用。他一再强调要学藏学

“首先要学因明”，而且指出“这是一门必修课”。任先生指出一定要把因明放入教学中，让更

多的人熟悉认识因明，同时指出因明教育需要的不仅是资金，也需要考虑“教育方法”和“方

式”，他的思想给目前的因明教育指明了方向。

任先生十分关注因明学的发展，支持后辈研习因明，对于因明的发展寄予厚望。对于青年的

治学，任先生批评了不懂知识却盲目写文章的现象，希望因明“快出成果”、“出人才”的同时

告诫广大青年这是“艰苦的一个工作”，“得耐得住寂寞才行”，“得吃他几年苦”。关于做学

问，任先生说这“是个基本功，很需要”，对做学问的方法任先生又指出一定“要看原著”才能

得其真谛。任先生在送我们出来后，再三嘱咐会议论文集出来后一定送他一本。当年年底我们要

送论文集过去时，先生又担心路太远，让我们直接送到秘书李劲处，等他来单位时，再由他转交。

记得之后在一次与先生通电话时，他还不忘让我们呼吁把因明放入大学教育中。

任先生积极鼓励、指导、学生梅徳愚做因明研究。梅徳愚先生于 1948 年考入北京大学法律

系，一年级时曾选修逻辑课，老师是王宪钧先生。1949 年转入哲学系，“中国哲学史”和“西

方哲学史”是必修课，中国哲学史老师是任继愈先生，西方哲学史老师是贺麟先生。他还旁听了

贺麟先生讲授的黑格尔《小逻辑》。梅先生 1989 年退休，1991 年至 1992 年返聘。1993 年参加任

继愈老师所主持的《中华大藏经》（续编）的点校工作。1997 年以后五年间，他在北京协助任继

愈先生审读《佛教大辞典》全部书稿（《佛教大辞典》中有关于“因明”的辞条，其中“佛教大

事表”是梅徳愚先生写的）。2003 年以后，又曾参加《中华大藏经》（续编）的点校工作。

《瑞源记》是关于《因明大疏》的一部极有价值的集注性著作。此书已是绝版书，北京国家

图书馆分馆有一本藏书，是任先生写了介绍信给了分馆馆长，梅先生才能得以复印一本。上海郑

伟宏先生所著《因明正理门论直解》、《佛家逻辑通论》两书，郑先生寄赠给任先生，任先生转送

给梅先生。熊十力先生《因明大疏删注》，收入《熊十力全集》第一卷中，是任先生的秘书从国

家图书馆中借出，让梅先生得以复印一本。

得知梅先生将窥基《因明疏》译作现代汉语并加注释后，任先生高兴地写信称：“知您在译

窥基的《因明疏》，这是一件值得做的事。当年熊先生青年时，做过《因明大疏删注》，这也是学

习的一种基本功。您不怕困难，有志于此，甚好。如做到一定数量，可以把译文及原书（复印件）

寄来看看，如有可能，找一个出版社出版。对青年学习佛教因明者，也是一种参考书。”

在撰写《因明大疏校释》过程中，梅先生遇到了一些问题，曾写信向任先生请教。例如，对

于生因（智生因、义生因、言生因）和了因（智了因、义了因、言了因），有的著作，称为广义

的因。梅先生不想采用这种说法。依据陈那《理门论》所说：“今此唯依证了因故，但由智力了

所义，非由生因，由能起用。”同一‘所作性’因，立论者所生，称为生因，敌论者能理解，称

为了因。‘所作性’以外，别无他因。“秦皇岛”一般指海港区，广义指三区四县。“广义的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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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说法，可能产生误会，所以他在书中没用采用这一说法。任先生回信，表示支持，并鼓励梅

先生保持认真读书的习惯。

信中还说：“我常以‘生也有涯，学也无涯’以自勉。最近又把《老子》重译了一遍，自认

为比前几次平实了，也更接近老子的原旨了。”半年后，任先生所著《老子绎读》出版。在任先

生的鼓励和关注中，梅徳愚《因明大疏校释》完成第三稿，并在 2008 年的 10 月 11 日将书稿全

部寄给中华书局，并在 12 月 19 日收到任先生寄来题写的书名。梅先生对任先生一直以来的帮助

十分感激，他曾说：“在《因明大疏校释》中对于因三相中的第二相，我是依据任继愈先生主编

的《宗教词典》中的解释，加以说明得到的。”

在第一次拜访任继愈老先生时，任先生曾告诉我，他的学生梅徳愚也在秦皇岛研究因明，希

望我们之间积极沟通，共同致力于因明学的研究。得知这一消息，我十分激动，日夜盼望能和梅

先生见面。缘分使然，后来经打听，梅先生和我在一个按摩所做复健按摩。在所里我与梅先生就

因明问题进行几次长谈，畅谈后意犹未尽，于是我亲自将梅先生送到了河北科技师范学院。

2005 年的一天，梅先生的女儿沈晓梅对他说，她在燕山大学的同事、逻辑学教授张忠义先

生带研究生，要求逻辑学研究生学习因明，阅读唐代窥基所著的《因明大疏》。但此书是文言文，

有的研究生阅读有些困难。为了给年轻人多提供点方便，梅先生开始着手写《因明大疏校释》。

《因明大疏校释》正式出版后，梅先生女儿就给我送过来一套。收到这两本厚厚的中华书局

出版的书，我知道由于人微言轻，我积极推荐《因明大疏校释》并没有起到太大作用，但《因明

大疏》是学习因明的必读书，在专家们的影响下，号称绝学的因明会有人去学习、研究、传播。

我在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后，曾想请任先生为我题写书名，他宛然谢绝了；后来刘培育先

生和我都请任先生为我主办的《因明》杂志题字，先生也谢绝了。但是，在获悉中国第四届因明

学术研讨会在西北民族大学召开时，任先生特寄来题为“继往开来，更进一步”的贺信。贺信指

出：“近 30 年来，在一些有识之士的推动下，因明在我国又开始复兴。我希望因明界的朋友们

继续努力，做出更大的成绩。”肯定了中国人对弘扬因明的重要贡献，并简要回顾了因明的研究

历史，鼓励并希望广大“因明界的朋友们继续努力，做出更大的成绩，让因明这份宝贵的文化遗

产，为我国的学术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服务”。

2008 年奥运会召开之前我们本打算召开因明会议，请任先生提一些意见，先生建议我们将

会议时间改在奥运会之后，这样以免给有些先生学者前来参会带来麻烦，影响会议质量，先生对

后辈治学之关切入微尽显其中。

2008 年 10 月 30 日，我带领学生再次拜访了任老先生。任先生一生待人诚恳，他尊重每一

位来访者，并十分关心后备人才的成长。记得那天没有事先预约，我们从因明顾问欧阳中石家送

完书后，冒昧地拜访了身患重病的老先生。我们去的时候任先生不在，保姆给他打了电话。他只

嘱咐了保姆一件事，屋里的书我们可以随意取随意看。不久先生便回来了。

没有过多的寒暄，任先生与我相谈甚欢。先生总不忘对在一旁记录的我的学生刘纯说：“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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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喝水。”忘记是谈到一个什么专业问题了，任先生缓缓侧过头来对刘纯说：“小伙子，你看

这个问题这么理解怎样？”刘纯连忙答道：“先生此言极是。”“年轻人，我们老了，脑子肯定

不如你们灵光，不要迷信我们的话，要勤于思考，形成自己的想法，我们充其量能给你们把把关。”

刘纯后来出版了《因明采薇》一书，并考取了南开大学逻辑学的博士继续从事因明的研究工

作，并参加了由刘培育先生主持的国家重大课题《百年中国因明研究》（此外还有我的三名学生

参加）。刘培育先生现在是百年因明研究首席专家、中国社科院因明绝学学科学术负责人，培养

了三名因明学博士、一名因明学博士后。这些求学道路上的风景，不能说与那次拜访任先生的经

历没有关系。先生那坚毅的目光也是我们继续从事因明研究工作的一盏明灯。

言谈间，我们得知先生是刚从医院出来就马不停蹄地奔向中国社科院，与同事商谈工作事宜，

随后又不知疲倦地赶到家中接见我们，着实令人感动。其实以先生的身份和地位，即使以身体有

恙为由回绝我们两位贸然来访的客人，我们也不觉得怎样。但是先生不仅没那么做，反而热情地

接待我们，丝毫没有不悦或居高临下之意。他认真地听我们讲话，而且每每回应以“是”、“对”、

“嗯”之语，以表示对我们说话的注意。当我说到像玄奘搞译场一样，集中各方面人才，如懂梵

语的，懂藏文的，搞因明的，懂古汉语的……把这方方面面的人才凑在一起，我国因明事业就能

在世界上领先。先生听后连说了三个“对”字。现在回想起来感动之余更多的是无限缅怀。

期间，保姆送来一杯热茶，她说先生已经一个上午没有喝水了。当时我们深感愧疚，觉得自

己的到来占用了先生宝贵的休息时间。但先生随即所做的事令我们非常感动。水杯没有首先润湿

自己的喉咙，先生却询问保姆“客人有没有？”直到得知我们面前都有水后，他才端起水杯，边

喝边听我们说话。

十月的北京秋意正浓，任先生谈话时需要披一条毛毯在身上。夕阳不知道什么时候偷偷跑进

了屋里，躲在先生身后。毛毯的绿色，夕阳的金色，椅子的古铜色，这一切加之先生淡定的神情，

俨然一幅梦中的笔墨丹青。

谈话还在继续。当我们谈到为大力发展因明事业而坚持每年举办一次因明会议，出版一本因

明论文集的时候，先生兴奋地说：“不然就凉了，要趁热打铁！”他意味深长地对我们讲：“现

在，第一战线的战斗是你们的！你们年轻人的！”言语之间流露出对后辈人才的关怀。他认为只

要大家携起手来，绝学因明一定会“薪火相传，慢慢发展起来的”！

汪子嵩先生说：“我认为真正反映我心目中的任继愈先生的思想的，乃是《前言》（指《老

子绎读》的《前言》）第 14 页上最后一句话‘生也有涯，学无止境’。”2005 年，任先生曾对

一位朋友说：“我都不感觉自己太老，正在做和计划做的事怕做不完，老年人有老年人的优势，

多做点事，为年轻人多提供点方便。”（《任继愈先生追思录》第 35 页）当时先生除了主持《中

华大典》、《中华大藏经》续编等工作外，还亲自撰写《老子绎读》一书。

任先生一生，做学问认真负责，孜孜不倦。他以一副刚强的身躯一生都奋战在学术界、教育

界。他认为要学好因明，就一定要各族学者携起手来，并说：“学问是天下之公器。”先生对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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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的不懈追求鼓舞了我辈研习因明诸人。先生说，因明“不光是学佛学必经之路，更是做学问入

门的必经之路”。谈话之后，先生要我们留下联系方式，说以后多联系。想不到，这次谈话竟成

了永别。

2009 年 7 月 11 日，任先生与世长辞。7月 17 日，“从清晨起，在滂沱大雨中，数千人前往

北京八宝山殡仪馆，向任继愈先生作最后的道别”。这是 7月 18 日《光明日报》所载邢宇皓先

生文字中的话，文章的题目是“他的生命在中国文化的长河中延续”。

贤哲已逝，风骨长存。任先生和蔼可亲的音容笑貌，温良宽容的长者风范，一丝不苟的工作

态度，仁爱庄严的奉献精神，我们永远都不会忘记。这位走过近百年风雨的学者，一生的行止，

让我们找寻到了生活的真智慧和真意义。

依稀记得先生家中挂了一幅笔墨：“为学须入地狱，浩歌冲破云天”，字字显示了先生一生

的治学态度。


